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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中国人只知道
78年前的那个冬天里，日
本侵略军在我们当时的首
都———南京，屠杀了我30
万同胞，却并不知道当时
的日本还对这个六朝古都
进行了另一场残酷的屠
杀，这就是我所称之为的
“南京文化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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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特别任务的“特别行动队”
自 !"#$年 %&月 %'日进城那天，延续六

个多星期里，日本军队无休止地烧、杀、抢、
奸，使得整个城市处在血腥与死亡的窒息状
态中。混杂在进城的日本军队里，一大批特殊
的日本人进了南京城，他们不进银行，不进商
店，而是专门到图书馆、大学、政府机构以及
那些书香气很浓的院庭，见书就搬，见寺院内
的佛像和经书就运走———他们就是一支日本
政府专门派出的抢收中国珍贵书籍和文物的
“特别行动队”。这支队伍中还混杂着一些好
斗的和尚，在占领南京之前，他们就在中国各
地游历，与相关大学及学者、收藏者“交流”
———其实是了解中国现存的珍贵图书和文物
的收藏情况，以便能在刺刀下获得这些宝贵
的文化财富。

当“特别行动队”对南京城内所有的文物
和有价值的图书进行清查后，%"'(年春，日本
从国内调集了多达 %))) 人的各方专家、学
者。他们来到了南京城后，开始从浩如烟海的
图书馆和大学城以及各个政府机构、寺院等
文物所在地，进行系统的挑选藏书与文物的
行动。尽管从 %"'$年 (月开始的日机大轰炸
历时数月，蒋介石政府也进行了几个月的大
撤离大搬迁，但蒋除了组织故宫文物的大转
移外，其他的国家文物和珍贵藏书基本上顾
不过来搬迁，军队只忙着为蒋介石私人和政
府机要部门搬运物品，怎能想到文物和珍贵
图书的保护？因此日本专家们一看南京，见那
么多珍贵的藏书和文物居然多数完好无损，
简直喜出望外。
“要！统统的要！”负责抢运和收集珍宝的皇

家亲信竹田宫对手下的“文物强盗”们如是说。
所抢文物和藏书，被分类、编号，打包，再

放入防水的箱子里，被运送到天皇裕仁指定
的皇室，与抢来的其他黄金珠宝放在一起。其
余的则由日本各政府机构和学者机构分藏，
甚至分到相关学者和教授个人手中。

%"'(年的整个春天和夏天，日本方面从
南京本地和上海等地方征召了 &'))多名劳
工，负责这些藏书和文物的打包装运工作，有
的从上海港启运，有的从青岛、天津等港口运
往日本本土。*))名日本士兵一直负责这一任

务。据说，仅在上海装运走的南京城抢来的藏
书和文物，就达 '))多辆卡车之多。

抢来的宝物太重，把军用飞机压塌
战后，中国学者曾向日本方面要求归还

这些藏书和文物，但日本方面仗着美国的撑
腰，硬说他们没有“政府行为”，只有士兵和军
官的个人行为，借此抵赖。事实上，美国盟军
在占领日本后，就发现了部分从中国掠夺来
的藏书和珍宝，只是麦克阿瑟等人对此睁一
只眼闭一只眼，因为他们从日本人手中分得
了一部分宝藏。现在，这些从南京和中国其他
城市掠走的文物和珍贵藏书，分别存放在日
本皇宫、皇室内厅、靖国神社、东京科学博物
馆、东京美术学院、早稻田大学、东京帝国大
学和庆应大学等至少 %$个地方。美国占领军
当局其实公开过部分所掠夺的中国文物及藏
书，至少有 '))万册，其中有许多宋代绝本文
稿之类，价值连城，为世界顶级文物。

在今天，日本图书馆因为装满了中国的
珍贵图书，仍被认为是亚洲最好的图书馆。

战后的日本学者和大学教授们，一直将
这些从南京和中国其他城市掠夺来的中国历
史图书，视为研究中国和亚洲文化与历史的首
要史料与标本，为此，日本专门在战后建立了

“东亚研究所”“东方文化研究所”“东亚地方病
研究所”等专业机构。学者们就是通过研究中
国祖先留下的医学、农业、生物、经济、文化、军
事等方面的经验与知识，为日本战后相关行业
的崛起奠下坚实的基础和学术水平。

一位香港的收藏家曾告诉我，+)世纪七
八十年代，他一直在日本收藏中国瓷器，所见
到的日本国家收藏和民间收藏其量无比，绝大
多数是中国货。这些宝贵的文物都是日本军
队侵略中国时掠走的。现在国际上都知道，日
本在“二战”前后有个臭名昭著而绝对机密的
行动———“金百合”行动。其中有个日本黑帮
头目起了极大的作用，他便是臭名远扬的日本
黑手党顶尖人物———儿玉誉义夫。此人受侵
华将领土肥原贤二的调派，到中国来专门从事
洗劫中国民间艺术品和文物的勾当。儿玉相
貌平平，矮小结实，却有一副职业打手的特征：
满脸横肉、唇厚、浓眉，两只眼睛凶狠残忍。

在南京大屠杀还在进行时，儿玉便带着
他的穿着日本军装的“别动队”，在上海和南
京之间的江南富饶之地———苏州、无锡、常
州、镇江、湖州、芜湖等地，对富豪、士绅进行
威逼，要求他们将宝藏献给日本天皇，否则就
去见“阎王”。多数富豪、士绅在死亡与交宝之
间选择了后者，儿玉大发其财。据说，儿玉还

没进南京城，他因所抢来的金银珠宝太重、太
多，而把一架飞往日本的军用机给压塌了，从
此他改为只收红宝石和蓝宝石及古书画，这
样便于运回国内。

对文化的劫掠是另一种“大屠杀”
日军在南京等地掠夺走的巨额的黄金、

珍宝、文物和藏书，不像人的生命那样因屠杀
而即刻消亡，它具有永恒存在的历史价值及
文化价值。由于战后美国和日本私下进行的
肮脏交易，使中国对这些文化遗产的索还或
索赔变得不可能或不容易进行，这就客观上
直接支持了日本在战后利用这些巨额资金与
宝贵文化物品，完成了战后重建及迅速发展
国民经济甚至文化强国的梦想。

而饱受苦难的中国，在日本侵略的十几
年后，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仍处于国际贫困
线以下。直到改革开放，我们用了几十年的努
力，经济才慢慢赶超上来。这期间，中国人民
付出了巨大而漫长的代价。而日本，在“二战”
结束后不到二十多年时间里，迅速成为世界
第二大经济体，即使是今天，他们的人均生活
水平也远远超过中国。并非日本人生来就比
我们中国人聪明，而是他们作为战争发起国、
战败国，虽受到一定的惩罚，但没有根本性地
被摧毁，国家机器尤其是经济命脉没有断。当
战后的世界秩序重新恢复正常后，藏埋在国
库和皇室里、从我们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掠
夺来的黄金和白银，源源不断地供应着他们
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卫生等几乎所有领域
的重建。三井、住友、三菱等在战争中大发横
财的大型企业，战后不仅没有解体，反而获得
了政府重新给予的战争利润，使得这些大型
日企仍在世界各地为日本源源不断地赚取着
巨额财富。而同作为战败国的德国，战后赔偿
了欧洲战胜国 ,))亿美元（%"*-年的货币价
值）的赔款，而且德国政府后来又因残害犹太
人等罪行进行了数百亿美元的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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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场“南京大屠杀”! 何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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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石铁笔仁者寿
!!!高式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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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跟着父亲学习

四明村之所以在当时众多的石库门弄堂
中脱颖而出，是因为它是上海新式石库门里弄
的典型代表作。不同于上海的老式石库门，四
明村规模更大，单幢楼的占地面积缩小，偏向
“空中”发展，一条南北走向的总弄连通延安中
路与巨鹿路，弄内楼房呈鱼骨状排列。建房之
初，它就强调独门独户，有自来水，每幢楼都配
备了卫生设备，大多数楼还通了管道煤气，这
在当时是很有创意且非常罕见的。良好的文化
氛围，吸引了不少文化名人聚居于此。
泰戈尔莅临上海，两次住在四明村徐志

摩的家中。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四明村的墙壁
上，镌刻着泰戈尔的诗句“树就像大地的渴
望，它们都踮起脚尖向天窥望”，而不远处是
徐志摩的诗句“阔的海空的天我不需要……
我只要一分钟，我只要一点光”。

高家的房子，是三层楼的，每层正屋 +-

平方米左右，后面是两个亭子间，底楼则是灶
披间。高式熊与父母、姐姐、妹妹住在这三层
的楼房里，父母住二楼，他住三楼。旧时上海，
有不少这样过着小日子的小康之家。后来，运
动来了，高家一次次受到冲击，劫后余生，房
子只保留了三楼的一房一亭子间。就这三楼
的一房一亭子间，高式熊一直住到今天。

"岁，高式熊正式接受启蒙教育———不
是上外面的学堂，而是跟着父亲学习儒家经
典、古典文学和书法。
高振霄不想让宝贝儿子在动荡的政局下，

跑到治安不良的社会上，接受差劲的教育；他
自信，多年来通过当家庭教师已积累了丰富的
教学经验，完全可以胜任儿子的家庭教育。
从此，这个小儿子就一直在父亲身边，没

有外出上过半天学，一对一教与学，从《三字
经》《百家姓》读起，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像
煞专职研究生……环境绝对好，有利条件那
么多，就看自己要不要学！”
高振霄上午给别人家的孩子上课，下午

给自家的孩子上课。起初课堂设在铁行楼上，

后来时局越来越不安定了，陈家
怕孩子被绑票，只好每天用小汽
车接送家庭教师去唐山路陈宅
授课。再后来，“一·二八”淞沪抗
战爆发，虹口、闸北都沦为战区
了，家庭教师也就做不成了。

不再外出教书的高太史，天天在家闭门
画梅花，每一幅梅花画题写一首七绝咏梅诗，
前后题了 ,))多首。梅花成了他托物言志，表
达自己不屈不挠、坚韧不拔志向的最佳载体。
他曾抄了 +))首咏梅诗影印送人，影印本《高
云麓太史梅花诗二百首墨迹》由光绪丙午贡
生苏宝盉题签。
与一般学校里的老师不同，自成一家的

高振霄教子，身教多于言传。
除了为求字者写字，他没有一天不临汉

碑，先后临写《张猛龙碑》《郑文公碑》《礼器
碑》《张迁碑》《华山碑》《夏承碑》各 ,))余通，
临本多达 ')))本。他还坚持阅读《史记》《三
国志》《前后汉书》等史书，每日一篇书写治学
日记———《静远斋高氏日钞》，从不间断，写了
+'$册。他还著有《史发微》等书。这种精神，
曾感动逊帝溥仪，后者对他赞赏有加。那枚绘
有双龙围绕的“帝询坚苦”之印，正是为此刻
来自勉的。

每天天不亮，高振霄就起床了，早餐前要
写四张字（两张楷书、两张隶书）。小式熊正在
嗜睡的年龄，可家教那么严，他哪里敢偷懒，只
好跟着父亲的作息时间，被叫醒起床。父亲临
摹碑帖时，他恭立在对面盯着看，这叫“练字先
练眼”。书写的要领、用笔的妙处，都是一天天
看着父亲书写体会到的，看得越多体会越深
刻，慢慢就看会了，印在脑子里抹不掉了。
长大后，他擅写隶书，常常对人说：“我的

隶书，是看我父亲书写看会的。”
吃了早饭，是雷打不动的上课时间。父亲

教的是四书五经、唐诗、楚辞、礼记、春秋、左
传等等。古文是抄了读的，唐诗则是一天一首
必须背出来的。线装本的书，一个课程要读
*))字到 ,))字。
中饭后，便是写字，父子俩在一个房间里

各写各的。+点开始读书，直到 ,点才下课。
冬天的 ,点，天都快擦黑了。真是起早贪黑地
用功啊！天天如此，“训练绝对严格，也没有礼
拜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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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罪被带到了预审间。押余罪的协警自动
成为接人犯的，把那人铐子拎着，嚷着：“快点！”
“进来。”民警喊着余罪，进门余罪愣了

下，审讯的地方太简陋了，连传说中的隔板审
讯的椅子都没有。民警在屋内唯一一张椅子
上坐下，他把夹本一扬，伸手一指身旁的地
上，虎吼一声，威风四起，说道：“蹲下！”

余罪小心翼翼蹲下，那警察哥皱
着眉头开审了。

姓名当然要说余小二，年龄无所
谓，面相也做不了假；籍贯嘛，余罪肯
定不敢说自己家里，按照资料背下来
的说完，又重复了一遍作案过程，时
间、地点、抢夺方式，一一吻合，这个
“抢夺案”看来人证物证俱在，齐活了。

看到民警撂笔，余罪以为过去
了，可不料那民警一拉椅子，瞪着眼，
突来一句道：“还抢了几次，老实交
代。”“就抢了这一次。”余罪委屈道。
砰！对方猛拍一下桌子，伴着他的判
断道：“胡扯！一点都不老实。你这号
人我见多了，谁进来也说是第一次
……都是第一次被抓住，有这么巧的
事吗？”民警吼着，开始审问余罪。

还有几起某街某路在某日发生过抢包
案，是不是你干的？既然不是你干的，那你知
道线索不？检举别人减轻你的罪行，像你这
号的，还认识几个？什么？居然不知道不检
举，对着人民警察居然敢一问三不知？

又过了一会儿，民警气喘吁吁从审讯间
先出去了，实在审累了，对着门外嚷着：“小
刘，出来把这个带走，晚上送看守所。”

缩在墙角还没起来的余罪一下子明白
了，这不是私仇，也不是许平秋蓄意给自己穿
小鞋，而是派出所片警的标准办案程序。

从景泰派出所到白云看守所路程不短，
几乎要横穿半个城区，向来对方向十分敏感
的余罪坐在警车后厢的笼子里，突然听到了
飞机的声音，透过朦胧的夜色看着喧闹的城
市，他突然想起，这条路曾经来过，离机场的
方向不远，连着西郊，初来乍到的时候，他几
乎分不清这里的城市和乡村，因为到哪里都
会有连幢的楼宇以及宽阔的马路。
可这一切都不会再属于被剥夺“自由”的

他了，从宽路拐下一条废渣路，连绵的菜地、
水塘、偶尔呼啸而过的摩托车，带上了郊区的
特征，密闭车厢里只有前窗透进来的风还带
着自由的气息，他长出了一口气，觉得浑身疼
痛加剧，忍不住冷生生的一个战栗。

高墙、铁窗、格子房，那个未知的世界会
有多少狰狞的恶汉，会有多少让人毛骨悚然
的罪恶，更会有多少不可知的危险在等着

他？他第一次有了一种恐惧的感
觉，活这么大，虽然品行不端、手脚
不净，可顶多进过中学的教导处、
警校风纪队，最多也就是写检查加
政治教育。隐藏最深的一次罪行顶
多也就是打架被泰阳城关派出所
关了一个下午，老爸交罚款把他领
出来的。

即便是这次胆肥了，也是抢了
几个扒手而已，那个结伙的敲车窗
蟊贼抢得连他也后怕。可是这一次，
要接触到真正的罪犯和暴力了，作
为其中的一位准成员，他识得厉害，
那个牢笼里关的是一些没有什么道
德底线，甚至没有人性的罪犯，像他
以这样的“蟊贼”身份进去，不知道
得经历多少拳脚，是不是还能完好

无损地出来。
“没那么恐怖，老子是警察……老子是警

察……”他在默念着，告诫着自己，而且这一
次是进去了十个兄弟，说不定还能碰上一个
两个，到时候还有个照应，混上两个月，挨上
几顿揍，省上几万块钱，也算是个有资历有经
历的警察了。
不对，他突然间发现了最后的一道护身

符也被剥夺了。到那里面，你说你是什么也
成，就是不能说你是警察……这个突然的发
现让他怔了怔，回想到初到滨海身上被剥得
一文不剩，这纯粹是故意的，忍不住让他心里
暗骂着：“这不是把人往死路上逼吗？真要有
个三长两短，他负得起责吗？”
如是想着，在犹豫、恐惧、狐疑间徘徊着，

一时间悔意顿生，真不该头脑发热跟着大家
一起签卖身约……

零乱的思绪，纷乱的景象，在眼里、在脑
海里一晃而过，眼前似乎能回忆起的就是许
平秋那张黑脸……


